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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曾被分为上埃及和下

埃及。上埃及象征图腾以秃鹫为

代表，下埃及象征图腾以眼镜蛇

为代表。根据考古学家研究，大

约在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统一

上、下埃及，定都孟菲斯，从此

开启古埃及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在法老王朝的王权象征中，“白

冠”代表上埃及，“红冠”象征

下埃及，上下埃及统一后，两种

王冠被结合成“双冠”。

上埃及和下埃及不仅是地

理的划分，更是权力与文化的隐

喻。这种划分对于现代埃及社

会、经济乃至政治格局依然有着

深刻的影响。

何为上埃及和下埃及

绵延数千里的尼罗河塑造了

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也造就了南

北气候、环境的迥异。从地理上

看，上埃及指的是尼罗河中游至

南部，包括卢克索、阿斯旺等省

份，其地势高、气候干燥；而下

埃及主要包括尼罗河三角洲及开

罗、亚历山大所在的北部平原，

其地势低、土地肥沃，与地中海

地区交往频繁。尼罗河下游河谷

平原和河口三角洲是埃及最富庶

的地区。文化上，上埃及受南部

非洲文明影响，保留了更多古老

的风俗、方言以及部族传统，宗

教活动更为活跃。而下埃及则受

到外族入侵的深刻影响。公元前

525年，埃及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

行省。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埃

及相继被希腊和罗马征服。公元

641年阿拉伯人入侵，埃及逐渐阿

拉伯化，成为伊斯兰教一个重要

中心。下埃及因更早接触外来文

明，城市化发展较快。

这一地理文化的差异，在

近代以降被赋予新的内涵。1805

年，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

督。他实行改革，促进经济文化

发展，使埃及发展成为地中海东

部的强国，也因此被誉为“现代

埃及之父”。这一时期埃及国家

建设资源集中于下埃及的沿海城

市与首都开罗，而上埃及仍是尚

未开发的内部边疆。20世纪中后

期，埃及共和国第二任总统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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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在任内改革土地制度，加快工

业化建设，其倡导实施的工业化

项目曾短暂向南部上埃及地区倾

斜，但上埃及与下埃及地区发展

仍有巨大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埃及的

政治精英、军队高层与知识分子

仍主要来自下埃及省份。现代埃

及共和国的总统，除了第一任总

统纳吉布来自上埃及之外，其余都

来自下埃及。在当代埃及的大众叙

事中，“上埃及”常被描绘为保

守、宗教氛围浓厚、家庭结构复

杂、文盲率高的地区，而“下埃

及”则被视为城市化和教育水平

较高以及开放包容的地区。这种

二元结构，强化了地理差异背后

的社会认知偏差，也造就了上埃

及人在就业、政治代表性、公共资

源分配上常处于劣势。

2 0 1 1年后埃及多次选

举结果显示，上埃及选民的

政治取向与三角洲地区有显

著差异。换言之，更保守、

更重视传统价值的南方，往

往成为伊斯兰政党与传统派

别的票仓。上、下埃及政治

分野背后还隐藏着经济的落

差。当北方精英讨论民主转

型时，南方民众更关心面包价

格和就业机会。

事实上，在当今埃及，

尤其是20 1 4年塞西掌权以

来，上、下埃及的分野并未

消失，反而在基础设施、文

化话语、社会政策和经济结

构中被重新书写。塞西时代

被分析人士称为“埃及第二共和

国”，意味着执政者试图在政治

稳定与国家建设之间寻求新平

衡。然而，南北发展失衡依旧是

埃及面临的重要内部挑战。

为振兴上埃及投入大量资源

当前埃及政府高度重视上

埃及地区的发展，在国家战略中

将其定位为“优先发展区域”之

一。2016年，埃及启动了“可

持续发展战略：2030愿景”。然

而，地域差异是该愿景实现的关

键现实阻力。因此，根据2014年

埃及宪法第27、176和236条强

调农村和上埃及地区发展重要性

的规定，埃及政府与世界银行于

2017年启动了上埃及地区地方发

展计划（UELPD），并在索哈杰

省和基纳省进行了试点。根据相

关法律，埃及政府还成立了上埃

及发展局，它是直属于埃及总理

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制定加快

上埃及全面发展的政府规划。

针对上埃及地区，埃及政府

推行的主要举措可概括为四个方

面：基础设施重塑、乡村振兴、

产业投资与社会治理。今年9月埃

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政府已

为上埃及地区单独拨款657亿埃

镑，用于基础设施改善与乡村振

兴项目。塞西政府将基础设施视

为“国家能力可见化”的象征工

程。全国性的“国家道路计划”

覆盖了南部的明亚、索哈杰、奎

纳、卢克索与阿斯旺等地，拟通

过修建或翻新高速公路、桥梁与

2025年10月5日，埃及卢克索，游客参观卡纳克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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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使上埃及首次系统性地纳

入国家交通主干网。与此同时，

电力、水利与通信网络的延伸也

成为上埃及现代化的关键标志：

阿斯旺地区的水坝系统得以升

级；农村电网覆盖率上升至98%

以上；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改善

让偏远村镇接入数字化经济网

络。这些工程建设也是一种政治

表态，即国家权力通过道路与电

线，重新进入南部社会的“毛细

血管”。

2019年启动的“体面生活”

计划，是塞西政府“社会再分配”

的代表性工程。该计划覆盖上埃及

14个省份，旨在改善农村住房、

医疗、教育与水电设施，直接受

益人口超过3000万。埃及政府称

这是“埃及史上最大规模的扶贫

与地方发展项目”，资金投入数

额占全国社会支出总额的三分之

二。该计划的政策逻辑在于“重

建国家对基层社会的能见度”。

上埃及的农村地区此前因行政力

量薄弱、部族关系强势而呈现

“准自治”状态，中央通过该计

划重新确立了“国家—地方”的

直接连接。医疗诊所、学校、社区

中心等基础设施不仅服务民生，更

成为国家行政触角的延伸。通过

“体面生活”计划，埃及政府有

可能利用现代福利体系取代上埃

及的部族保护体系，从而以发展

重塑地区政治忠诚。埃及官方媒

体今年刊载的一篇报道中的数据

显示，上埃及省份在塞西总统发

起的“体面生活”计划第一阶段

中获得约68％的预算分配。

经济结构调整是上埃及发展

的核心难点。长期以来，南部经

济以农业和公共部门就业为主，

产业单一、就业不足。塞西政

府尝试通过多维度政策激活地方

经济：一是鼓励外资与国内企业

在上埃及设立工业园区与农产品

加工基地，如索哈杰工业区和奎

纳工业区。二是推动文化与旅游

产业复兴。卢克索与阿斯旺被纳

入“古文明旅游走廊”，政府重

修神庙、开通夜游尼罗河项目，

并尝试通过国际活动，如“法老

的黄金游行”，带动南部文化经

济发展。三是推动农业现代化与

灌溉优化，以解决南部农地碎片

化、生产率低的问题。

塞西政府深知，上埃及的发

展不仅是经济命题，更是政治整

合工程。长期以来，部族文化、

宗教保守主义与低教育水平使

该地区成为社会治理的“灰色地

带”。因此，国家采取“双轨制

策略”：一方面通过教育、青年

项目与文化活动软化地方宗教结

构；另一方面以数字治理与安全

机制强化国家治理。比如，安全

部队与地方宗教领袖之间建立新

的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资金与

荣誉激励，让地方长老成为“社

会稳定的合作者”。

新规划能否打破千年困局

近年来，塞西政府将上埃

及地区的综合振兴列为国家战略

重点，投入了规模空前的资源。

然而，这一进程依然面临复杂而

深刻的挑战，亟待战略层面的再

设计与制度的革新。上埃及虽然

被纳入国家发展议程中，政府提

出如乡村项目、农业与水利投资

计划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面

临执行难度大、资金配套少、地

方治理薄弱等问题。比如，尽管

2021年埃及在国家层面宣布将

卢克索与阿斯旺作为文化旅游领

域升级改造的重点，但由于基础

设施更新进度缓慢，青年就业机

会不足，大量南部居民依旧继续

向北方城市迁徙，进一步削弱了

上埃及的社会资本。再比如，上

埃及地区部族结构、宗教保守主

义与父权家庭秩序仍具有强大惯

性，这使得国家推行的现代社会

项目在落地过程中屡遭文化摩

擦。像女性就业、计划生育、现

代教育等议题常引发地方社会抵

制。与此同时，政府的宣传与政

策往往缺乏地方语言与文化的

“翻译机制”，现代性话语难以

真正进入地方社群内部。

尽管挑战重重，埃及国家

与社会依然可以摸索出一条适合

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整体而

言，上埃及的开发不是简单的经

济议题，更是社会稳定、政治合

法性和国家认同再造的综合性工

程。埃及如何在现代治理与传统

社会结构之间找到平衡，是个关

键问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

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